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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7月7日，
《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抗战图片展在枣庄市
档案馆开幕。任世淦老人历时18年调查整理的
战争亲历者采访记录，以及画家王俊海根据采
访内容创作的一百多幅绘画作品在展览中展
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档案，一个个见证
者，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见证那段永远不能
忘却的记忆。

不忍听完的血泪故事

1997年，从滕州官桥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
休后的第二天起，任世淦便只身走单骑，自费
调查当年日军侵华犯下的种种罪行。他行程七
万里，访问过1600多个村庄和城镇，把徐州会
战所有发生战争的地方都跑遍，从还活在世上
的几千位亲历这场战争的老人那里，记取了即
将消失的战争记忆。如今，82岁的任世淦和老
伴居住在大女儿的家中，为抢救这段历史记
忆，他可谓倾其所有，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
有，但那一千多张带着历史印痕的珍贵照片，
数千个鲜红的指印，百余万字的调查资料，却
是他留给世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

6月20日，枣庄暑气灼人。5个多小时的采
访中，任世淦不断往外搬着“家底”。一袋子
盒装胶卷、几大摞黑白照片、20多本泛黄的采
访笔记、10册图文对照的整理笔记、13部用工
笔小楷分类誊写的精装宣纸折卷，不一会儿就
铺满了茶几。

记者翻看照片，拍摄的大都是一些历经沧桑
的老者，有单人照，有合照，还有几张是任世淦与
老人的合影。随手取出一张，任世淦便可随即说
出照片中的老人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然后
讲出一个让人不忍听完的血泪故事。

“这是滕州柴胡店镇簸箕掌村的管学荣大
姐。听说日军就要来了，她跟母亲躲在家里，
父亲和哥哥跑到村子东边的山上，结果父亲和
哥哥都被鬼子用刀砍死了，家里就剩下了她和
母亲，这是7月发生的事。8月，她娘觉得家里
没有了男丁，生活没有指望，就改嫁了。9月，
家族的人拉着她去给别人家干活，她正在地里
拾着芋头，一抬花轿就抬到了地边，把她摁到
里面，换了件衣裳，就抬着跑了，把她嫁给一
个40多岁的穷人，那时候她才14岁。”

“这是枣庄峄城区寨子村的吴氏，祖籍是
吴山村的。当时日军从枣庄出动，向东南攻
打，在他村庄后面的山上打了一仗。她的父亲
吴玉山带着妻子、女儿和儿子逃亡。妻子领着儿
子，他用担子挑着两个筐子，筐子里一头是棉被
和煎饼，另一头是3岁的小女儿。出庄以后，炮火
连天，日军的马队离得不远了，枪声一响，一家人
就跑散了。吴玉山挑着担子带着小女儿往野地里
跑，被日军从远处发现，一枪打死了。挑子掉在野
地里，小女孩子就坐在筐子里，旁边是父亲的尸
体。因为太偏僻，没有人经过那里，过了几天
几夜，战斗结束了，才来了一户人家。小女孩
一看有人来了，就拍打她的父亲：‘爹，爹，
你起来啊，人家来了。’小女孩看见她爹眼角
上有蛆，用手捏下来。她不知道爹已经死了，
几天几夜守着爹的尸体，她在漆黑的夜里也不
害怕，饿了就吃筐里的煎饼，渴了就喝旁边水
洼里的水。那户人家看她可怜就把她抱走了。
过了几十年，吴家的人才偶然得知了小女孩的
下落。吴家人找去她婆家，此时的她已经是老
太太了。”

“这位大姐是兰陵县庄家岭村的王玉兰，
她跟我说：‘我是被我爹埋在坟子里又扒出来
的人啊。’他们一家人遇到日军空袭跑散了，
父亲和哥哥腿快，母亲裹着一双小脚，怀里揣
着她跑不动，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一颗炸弹
落在身旁炸开了。她父亲在不远处，跑过来一
看，妻子死了，怀里抱着的小女儿也浑身是
血。他没能静下心来确认两人是否都死了，就
去别的村里找了铁锹挖了坟，铺上席子，把小
女儿放在她娘怀里，用不太厚的土埋上了。埋
好以后，父亲走了几步想：小女儿浑身是血，
但没见有伤，也不知道喘不喘气？他对着坟吸
着烟袋，万分后悔：我该看看小女儿是真死假
死。但埋完了还说啥，走吧。刚走出五六步，
心想还要回去看看。回去一看，小坟上的土正
往下掉，他赶紧扒开土一看，小女儿在娘的怀
里，两条腿一个劲地蹬，嘴唇发青，他赶紧把小女
儿倒过来一拍，她‘哇’的一声哭了。父亲说：
‘娃儿，你没死，爹错埋你了。’”

以生命和时间赛跑

任世淦与王玉兰同龄，当年他也是这场战
争的幸存者。

“1938年3月，滕县之战爆发前，我父亲在
滕县县里教学，他如果不把我抱出去，和母亲
一起逃到杨庄去，在城里是肯定活不下来的。
到杨庄逃亡的时候，日军有一支马队路过杨庄
要到枣庄，家里人得到消息也逃散了，母亲把
我搂在怀里，趴在土坟旁的荒草里，所幸，日
本人并没有发现我们，马队从旁边‘啪啪’地
过去了。”任世淦说，他们家也有一些亲戚在
战争中遭难，他老伴的外祖母、他嫂子的父亲
都是被日军打死的。

不过，任世淦对于日军罪证调查的执着，
并非源于这场战争带给自己的苦难记忆，而是
缘于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带给他的刺痛。

那是任世淦任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找来地
方志的资料，给学生介绍日军在镇上犯下的罪
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不但向学生
宣讲，而且还用毛笔抄下来，贴到学校的宣传
栏里。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很多家长围过来看。
他的一个老同学说：“你说的那个人，他就是俺街
上的人，你怎么不去我们家里了解一下，他三叔
是怎么死的，他娘是怎么死的？怎么都不写？只写
他四叔，难道他家只被杀了这一个吗？”另一个学
生家长说：“咱是老亲，我是独子你不知道吗？为
什么还写俺家里有个哥被日军杀了？你给学生
作报告，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此后，任世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学
校附近村镇的老人，了解事实真相。“调查之
后我才发现，一些文史资料所披露的内容也是
有疏漏的，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发现有部枣庄
史志中关于日军罪行的记载只有滕州北沙河惨
案，其余的都没有。台儿庄大战的发生地，竟
然没有日军的罪行？那时候，很多经历过这场
战争的老人还活在世上，我决定，要去到他们
那里调查真相。”

骑上自行车，装上笔记本、地图，揣上女
儿用的胶卷照相机，退休之后的任世淦，日复
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奔走在城乡之
间。他要把国耻和战争伤痛的伤疤揭示出来，
让子孙后代记住国难当头的那段历史，给教育
界留下活生生的教材。

“我那时60多岁，一天骑自行车七八十里路，
还要在许多村庄不断地说话，比在学校里上课还
要累。交通不方便，许多路还没修好，有时候我在
山野里都要扛着车子走。现在去临沂河东区，好
多地方是风景区，那时候都是沙滩。我当时去沙
岭子村调查的时候，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沙岭子，
地上都是挖了要往外卖的沙子，我必须一边走着
一边架着车子。去台儿庄东部，属于乡土地带了，
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没办法，我就只好扛着车
子走了一二里路。”

还有一次，任世淦想搭私营小公共汽车返
程，平时多交几块钱就可以把自行车放上去。
但那天客满了，怎么叫车也不停。“当地离枣
庄有90里路，天也快黑了，我这90里路是摸黑骑
来的。路上找公共电话给老伴打了两三回电话，
让她放心，等到了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因为老伴身体不好，任世淦在枣庄周边调

查都是当天往返，再晚也要赶回家。去临沂就
要住旅馆了。“我退休早，工资低，就得省吃
俭用。去兰陵县调查的时候，我住的宾馆最便
宜的是3块钱，就是在阳台上搭了个破板子。”

出去调研，任世淦总是自带干粮，有时一
块月饼，几块饼干就是一顿饭。“时间太宝贵了，
你吃饭的时间正是许多老人和家里人从地里干
活休息的时候，所以我经常就在野地里吃饭，反
正带着杯子，跟人要点开水，嚼点干粮。”

任世淦说，他生怕自己这双站了45年讲台
的腿跑得慢，生怕慢了一步，这些知情老人就
带着他们的记忆撒手人寰了，那么，他们脑子
里储存了一辈子的日军罪行，也就从此消失
了，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损失。“所以我要
以我这个老命和时间赛跑，尽量要见更多活着
的见证者。”

“大部分老百姓其实是愿意说这些事的，他
们对日军非常仇恨。”有个村子曾被日军杀了几
十人，起初任世淦是跟一个老人讨论，谈着谈着
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这个街道巷口的妇女、男
人从地里回来后，也凑了上来。中午放学时，那些
中学生也凑过来了，大概聚了一二百人。

任世淦的执着感动了很多人，“公安局的
同志跟我说，任老师啊，我们来做这些事情
吧，我们跟一些地方都很熟悉。我说，你们不行，
你们有你们的任务，做这个事儿必须是退休人员
来做，不要国家支付，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枣庄市
副市长说，任老师，政府帮帮你吧。我说，市长你
帮助我什么？给我派辆车吗？我在一个山村里要
待上一天两天，我怎么招待司机呀？市长，你把你
的手机号码给我，如果我在外面出了危险或者有
些地方对我不相信，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你可以
给我作保证，那就行了。”

就这样，18年中，任世淦不知不觉跑了三
省五市——— 山东省的济宁市、枣庄市、临沂
市，江苏省邳州市，以及安徽省砀山县的1600
多个村庄和城镇。

十赴北沙河

任世淦对日军侵华罪行的调查不流于表
面，而是带有研究性。

以枣庄为例，“在徐州会战中，据日方军
事资料披露，战争期间，日军的九个联队都曾驻
扎过枣庄，又从这里派到战场。日军的九个联队
是什么时间犯下的罪行？是哪支部队犯下的罪
行？在哪个村犯下的罪行？哪些人受害？犯下罪行
的日军部队的罪魁祸首是谁？他们的军官叫什么
名字？这些我都要在走访中搞清楚。当然，这个光
靠走访调查的资料是不行的。”任世淦说，他还拜
托他的女儿孙子、满天下的学生们帮忙找资料，
从天津、上海复印来报纸，找日本友人弄来当年
侵华日军的资料，到南京寻访中国军队的档案，
反复比对，去伪存真。

为了查清真相，有的村庄任世淦要一去再
去。北沙河惨案的发生地北沙河村，他去过十次。

1938年3月15日，日军突破滕州界河防线。
日军主力向东迂回，中路少数兵力沿南北驿路

向滕县县城推进。行至北沙河，见驿路横断，
村墙贴有抗日标语漫画，抓来苦力又不称意，
一场疯狂的大屠杀突袭这个小村庄，83人惨
死。史料上记录的83名遇难者是否准确？这些
遇难者究竟是谁，他们遭受了怎样的屈辱？

年代久远，要想彻底查清北沙河大屠杀中
每个死难者的情况确属不易。但任世淦暗下决
心，既然要寻找日军罪证，就要尽我所能，力
求不出错、不遗漏。多次返回北沙河，任世淦
相信依靠各个姓氏宗族老人的追忆，一定能把
每个死难亲人的情况查清。

寻访过程中，他听到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悲
诉：“我叫王延标。鬼子杀我一家时我才六
岁。当时我和奶奶、父母、哥哥、弟弟以及没
满月的小妹妹都钻进地窖里。鬼子发现窖里有
人就用枪把我们全逼了出来。鬼子端着刺刀要
杀我的亲人，我吓得退在奶奶身后不敢睁眼
看。十二岁的哥哥跪下求饶先被捅死，奶奶、
母亲心疼得哭喊，浑身哆嗦。鬼子扑向我的母
亲，先把怀里的小妹夺去摔死在地，然后撕开
了她的衣襟……父亲刚要上前就被刺死。禽兽
不如的鬼子当着家中亲人的面给我母亲开了
膛！奶奶想护住我和弟弟，好留住王家一条
根，竟被鬼子一把推进水坑里。

可怜的奶奶死抱着水中一棵树不松手，鬼
子狞笑着又举起枪来把她打落到坑水里，然后
又把我和弟弟抓起腿来扔入坑里……不知过了
多大会儿，我忽然苏醒过来，觉着水下有人托我，
原来是奶奶的身子在下边，她老人家死在水里还
救了我。我爬上坑回了家，裹起旧蚊帐钻进了床
底下。我在床底趴了七天七夜没敢出来，怕鬼子
再来杀我。幸亏床底小罐里有我母亲死前存放的
生鸡蛋，靠着它我才活下来…… ”

“我叫王子云，今年八十岁了。我是从死人
窖里爬出来的！鬼子进村时，俺和父亲（名王
德和）、大娘、二婶子，还有两个很小的叔伯
妹妹都藏在俺自家挖的土洞里。鬼子发现洞口
就嗷嗷喊着叫俺统统出去。我父亲先被逼出去
给一枪打死。鬼子看见了藏着的妇女更不放过
了。我大娘和婶子抱着女孩先后都被逼出洞
去。鬼子夺过女孩不是摔在一边，就是刺死，
然后扑向了大娘她们。鬼子糟蹋了她们之后又
将她们残杀，我在洞里边听得清楚。

鬼子又往洞里开枪，我闻到了呛鼻子的火
药味，吓得我趴在洞里边的拐角处一动不敢
动。过了些时候觉着实在没动静了才敢偷偷地
爬上洞来。我出来一看，天哪！我父亲、大娘、婶子
们有趴下的、有仰脸的，都泡在血汪里。我有个小
妹被刺死了，另一个小妹还有口气 …… ”

任世淦曾调查过北沙河村东边井里的三具
沉尸，据说她们是胡志启的妻子和女儿。他去
界河镇访见了胡家唯一的幸存者二姐胡秀英。
胡秀英告诉他，大屠杀前，父亲胡志启带着母
亲和她们姐妹三个在姥姥家逃难。待了几天，
父亲不顾家人的阻拦，要回家挑油担卖油。那
天夜里，母亲做了一个噩梦惊醒，恍惚中听见
床前有人喊，“小孩他娘，你还睡，家里出事
儿了。”母亲立即就把她们姐妹叫醒，下半夜
就往家里走，赶了18里路回到了北沙河。到家
一看，不光父亲，胡家的男爷们儿弟兄五个都
被日军杀害了。“俺娘哭啊哭，不吃不喝。哭
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俺娘变得喜笑颜
开，说，小妮，咱不能老是这样不吃不喝，咱
上井里打点水，你们都跟着我去。其实俺娘已
经跟俺姐说了，你爹死了，咱们不能活。”到
了井台，12岁的姐姐一句话没说就一头栽进去
了，母亲紧接着抱起两三岁的小女儿，把她一
把扔到井里去，紧接着又来抓当时七八岁的胡
秀英。胡秀英从小就不敢上井台，一下就挣脱
了赶紧往外跑，跑了六七步，娘看她跑了，逮
不住了，拉着脸说，“小二妮，俺们都死了，
看你怎么活。”接着，她娘也一头栽了进去。

经过反复查证，任世淦最终揭开了北沙河
惨案的真相，83位遇难者的姓名、死因、死亡地点
也已查清。“罪魁祸首是日军矶谷师团第六十三
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叫大村省吾，他带领两个
中队在北沙河犯的罪！”

把鲁南地区的盲区都查遍，有疑点的地方
要消除。走的路越长，访见的见证者越多，任
世淦的信心越足。“之前的资料记载，郭里集
是枣庄被日军杀害人数最多的村庄，但根据我
的调查，齐村才是日军杀人最多而且是最凶残
的地方，比如说用四个铁钉分别把人的四肢钉
在树上，然后开枪。日军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屠
杀了20多人，这之前都没有记载。”

与东史郎的隔空对话

任世淦的沙发上放着一本又碎又皱的《东
史郎日记》，他视若珍宝。

“我是很穷的人，又是很富的人。这本
《东史郎日记》是经过五个省几百位老人翻阅
过的。”任世淦沿着侵华日本兵东史郎当年在
鲁南苏北的行军路线，寻访了沿途每一个村
子，详细记录下日军的罪行。

他拿出一封用繁体字写的书信，“这是我
给日本东史郎先生的信，这个日本老兵，手上
也沾过咱们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后来觉悟
了。他把他的日记、把日军的罪行在日本出版
后，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打击。他的上司把他
告到法庭，右翼势力让他败诉。当时我们很义
愤，日军是否定他的日记，借以否定南京大屠
杀。所以，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
本右翼势力，并呼吁我们中国人民要声援支持
东史郎先生。”

任世淦买来《东史郎日记》，回家一看，
发现还有他在枣庄参加战斗的记录。他日记里
所写到的，我都调查落实下来，整理好图片资
料，在哪个村庄犯罪的是哪个日本军官，诉说
的是哪位老人，都配合起来。然后写了一封长
信《寄日本国东史郎先生书》，落款是中国一
名中学教师。我家的这封信是一位日本友人把
他家里的信复制了之后又带给我的。”

任世淦在信中写道：“你由于当时受到种
种局限，在《日记》中并没完全揭露出日军的
罪行。据我调查，你大野联队在枣庄所犯下的
罪行要远远超过《日记》中的描述。”

这封信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寄给了东史
郎。“当时东史郎还活着，正在医院里做手术。
他的支持者山内小夜子女士找人翻译了以后读
给他听。他流泪了。山内小夜子给我写信说，任老
师，东史郎看了你的信，流着泪说山东枣庄是我
忘不了的地方。你回信时代我向任先生表示感
谢。之后不久，东史郎就去世了。”

201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八位日本
友人来到枣庄，向枣庄人民谢罪。

任世淦说，《我和东史郎》的书稿已经完
成，主要将东史郎的日记和他的调查进行对
照。有可能先在日本出版。“我代表了中国的
所有老人，东史郎就是日本的老兵。这场战争
过去了，我们中国的老人要跟日本的老兵对对
话：你们到底干了什么，要让日本的老兵看看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要好
好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调查日军侵华罪行的18年中，任世淦吃过
不少苦，也遇到过不少危险。东史郎在日记里
曾提到青龙峪惨案。惨案发生在上屯村北面的
青龙峪，上面有座很小的山庙。一位老人去山
上割草，没有看见小和尚觉得奇怪，到庙里一
看，小和尚死在庙前已经生蛆了，老和尚也被
日军用刺刀穿死在庙院里。任世淦知道这个惨
案后，要到青龙峪的遗址去看看。那天中午，
他把自行车放在山下，一个人爬到山庙里去。“我
想到山顶去看看山后的情况，刚爬到山顶上，我
就因为缺氧晕了过去。我醒过来之后一看，我身
边还有些已经风干的羊粪蛋。”回想起来，任世淦
有些后怕，“山上没有人，我要是死在这里的话，
当天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对于调查工作中不可预知的危险，任世淦
是做好心理准备的，“即便是出了车祸，可以
毁掉我的腿，剩下我的脑子，我也可以写，可
以整理。”任世淦特别感谢老伴，“没有她就
没有我这工作，她完全支持着我，每天做好了
饭菜等着我回来。而我往往很黑了还不回来，
让她十分挂心。”

任世淦说，调查日军罪行的人在全国不
少，但大都浅尝辄止，只有足够的量的积累，
才能形成质的飞跃，可以说，任世淦用20年的
时间完成了一项历史文化工程。如今，调查之
路停歇，老人依旧笔耕不辍，将绝大部分精力
投入到资料整理工作中。“我已经80多岁了，
可能有一天手就会抖，我要趁着能写的时候赶
紧把它们都写下来。”他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
资料能够奉献社会，永示后人。

采访结束时，老人不顾滔滔不绝的辛劳，
执意拉起了二胡，他说，每次调查回来他都会
用二胡拉起抗战歌曲，这是让他不断奋进的精
神动力。

随即，《松花江上》悲怆激扬的旋律飘洒
而出。

1997年，任世淦从滕州官桥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的第二天起，便只身走单骑，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犯下的残暴罪行。18
年中，他走遍鲁南苏北，行程七万里，访问了1600多个村庄和城镇，从还活在世上的几千位亲历战争的老人那里，记取了那
场残酷战争的血泪故事。

任世淦：记录“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崔文琪 本报通讯员 郭帅 颜亚洲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兰陵县庄家岭村
的王玉兰，母亲怀抱
着她遭日军轰炸 ,被
爹错埋。她说，“我
是被我爹埋在坟子里
又扒出来的人啊。”

北沙河村的胡秀
英，父亲被日军杀害，
母亲领着三个女儿悲痛
跳井，胡秀英不敢上井
台，跑开了……

河北省宁晋县东周家庄大屠杀幸存者，
村民张和平老人（左）看《东史郎日记》。

任世淦老人向记者展示他历时18年调查整理的战争亲历者的采访记录。

吴氏（左）3
岁时坐在筐里被爹
挑着逃难，爹被日
军打死了，年幼的
她还一无所知。

2001年任世淦
(中 )在枣庄市峄城
区棠阴乡南褚庄访
见 村 民 褚 衍 富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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